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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六点左右，
在与家人激烈争执后不超过
5分钟，“杀鱼弟”孟凡森几口
吞咽下“百草枯”农药。

事发第9天，他躺在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输液室15号病
床上，每隔几分钟便左右翻转
身体，嘟囔着“头疼，难受”，声
音沙哑无力。

2010年，10岁的孟凡森
因在父母的鱼摊上帮忙杀鱼
而走红。在那段传遍网络的
视频中，网友形容还在上三
年级的他“手法娴熟、眼神
犀利”。

时隔 8 年，他以企图喝
农药自杀的形象再次回到公
众视野中。伴随着“辍学”、

“家暴”等质疑，每个人都尝
试将以往报道中他的成长片
段与自杀轨迹勾连起来，寻
找背后的动因。

孟凡森尚未脱离病危状态，肾、肺功能的
衰竭将继续拉扯着他。对他来说，意外与生机
仍是未知数。

在病床前日夜陪护的父母处于迷茫混沌
中，“只是下意识察觉，这几年恐怕没能真正关
注他内心的变化。”

““一时冲动一时冲动””

7月的最后一个傍晚，苏州市化肥新村的
主街道上熙熙攘攘。如往常一样，坑坑洼洼的
水泥地上，来往的车辆与人群互不相让，鸣笛
声与沿街小贩讨价还价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

18 时左右，晴热还未消散。孟凡森穿着
深色短裤，光着膀子，走进马路对面的菜市场
内，替父母收钱。

菜场东北角的一家水产摊上午货品不
足，曾向孟凡森一家要了100多斤黑鱼。孟
凡森母亲王岚说，两家都是山东兰陵的老
乡，也有点亲戚关系，经常相互照顾生意，
帮忙低价带货。

孟凡森在菜场与老乡争执了起来。
父亲孟长青一路小跑进菜场，两天前，他

将每斤黑鱼的价格从11.5元降至11.3元，但孟
凡森不知情。“搞不清价格不知道打电话问我
嘛，这点事都干不好了……”孟长青当面训斥
了儿子，随后将他拖拽回家。

孟凡森气得满脸黑红，大声嚷嚷“这又不
是我的错，为啥怨我？”王岚和邻居围过来，“孩
子大了不听话”、“脾气太差”等指责声引来更
多路人目光。

孟长青指着儿子鼻子吼了起来，孟凡森回
推了父亲，两人推搡着动起手来，一两分钟后
才被众人拉开。

二女儿孟雯看见哥哥坐回摊位上抹眼泪，
没一会又站起来向屋后的仓库里走去。等她
追上前时，她看见哥哥手里拿着冰红茶饮料
瓶，塑料瓶内的绿色液体仅剩不到三分之一。

“你喝的是啥？”孟雯叫来母亲。
“没啥，我没事”孟凡森支支吾吾，但还是

拿出了一瓶100ml的百草枯瓶子，只剩一半。
孟长青脑子嗡地一下，立刻把儿子抓上

电动车，连闯了几个红灯将孟凡森送到苏州
市立医院。

不到10分钟，孟凡森被父亲送至医院急
诊科抢救。洗胃过程中，他将晚饭时吃的一
碗炒面和五个鸡蛋全吐了出来。再躺下时，
他告诉父亲，感受到嗓子和内脏的猛烈灼
烧，后悔喝了药。

孟长青夫妇守在儿子身边，三夜没敢合
眼。考虑到当地医院治疗条件受限，8月4日
中午，他们将儿子转送至中毒救治率61.8%的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该院中毒科主任菅向东查看孟凡森病情
时估算，孩子至少喝下三四十毫升的百草枯原
液，属于重度中毒。

“目前，小孟的肾、肺功能衰竭现象还在加
重，现在处于尿毒症期，未来四五天仍有可能
因为器官衰竭导致多种并发症发作而猝死，尚
不能确定病情是否乐观。”菅主任分析。

8月8日早晨，输液中的孟凡森忽然有了
胃口，他吃下两块小面包，喝了一杯豆浆。孟
长青撇着的嘴角这才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前一天晚上，孟凡森曾小声问站在床边的
父母，我捡回一条命了吧？“是是是，你放心，肯

定能好起来，我们砸锅卖铁也会积极配合治
疗”。孟长青语气坚定地说。

孟凡森别过脸去，偶尔叹口气，“那会一时
冲动，想想就后悔”。

成为成为““杀鱼弟杀鱼弟””

2010 年的寒假，10 岁的孟凡森身穿深色
运动棉衣裤，戴着棒球帽，鱼贯于草鱼、花鲢、
鲈鱼等水槽间，帮顾客挑鱼、杀鱼、算账，动作
熟练迅速。一位熟客“叶先生”觉得有趣，拍摄
了一段视频，上传到网络。

画面中，瞪大眼睛，皱着眉头的孟凡森坐
在溅满污水、鱼鳞和血浆的环境里，他一言不
发，从顾客手里接过一条十厘米长的鱼，反手
摔在地上，再捡起放在水泥案台上，一脸冷
淡。他下刀娴熟有力，十几秒刮完两面鱼鳞，
开膛破肚，再用黑色塑料袋一装，“7块1毛”语
气干脆利索。

视频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有人夸孩子
懂事、能干，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这么小孩子
不用上学吗？”“他双手冻得红肿，会受伤吧？”
微博上更是发起“不要让‘杀鱼弟’成为赚钱工
具”的话题讨论。

褒贬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一度将孟
凡森裹挟到网络舆论的中心，伴随着大家对他
身份和经历的好奇和关注，“杀鱼弟”的名字也
逐渐成为他的标签。

在孟长青看来，早在成为“杀鱼弟”之前，
儿子就和鱼有深厚且莫名的情缘。

山东兰陵县有吴坦河、西泇河等 5 条河
道，最长的西泇河长39千米，绵长的河水流经
7个镇。这里是孟凡森的故乡。

一岁前，孟凡森就被王岚放在鱼桶内学习
走路。孟长青夫妇南下苏州谋生，家里老人时
常打电话来称，这男孩喜欢自己到河边玩耍，
每次看到别人撒网捕鱼，自己也跟着下河捞
鱼，一两小时也不愿上来。

“水里太危险了，你们早点把他带走，不然
怕出事。”亲戚时常告诫。

小学二年级，孟凡森回到父母身边。每天
看着水槽里各种鱼类，不经意间学会了杀鱼。
下午三点多放学回家后，他学着父亲的模样，
先用小刀敲晕鱼的头部，左手把不再挣扎的鱼
放在砖板上，右手剃鱼鳞，剖肚皮，取出内脏，
冲洗鱼身，一系列动作缓慢，却一气呵成。

“没人知道他是哪天模仿着会了，时常主
动过来帮我打个下手。”孟长青将之归结于

“遗传”。
“杀鱼弟”的视频爆红后，批发市场里一

家做喷绘打印的店铺自告奋勇，为孟凡森做
了一块广告牌，红色的底布上写着白色的

“杀鱼弟”水产几个大字，旁边是一张孟凡森
杀鱼时微笑的正面照。

红色招牌挂起来醒目，来往行人多有驻
足，孟长青感觉买鱼的顾客明显增多。时不时
有人问起，“你们家孩子就是那个‘杀鱼弟’
吧？”孟长青夫妇也不自觉地将生意兴隆与儿
子的走红挂钩。

热度尚未退去的 2011 年，孟凡森父子被
东方卫视的《加油！老爸》节目请做嘉宾，话题
围绕在父亲为何让孩子帮忙杀鱼展开。11岁
的孟凡森哭着对镜头解释，自己看到爸妈每天
忙不过来，手上都是伤疤，想帮忙分担一些，才
主动帮着杀鱼，不是爸妈的错。

孟长青没来得及解释的是，孩子从小就喜

欢抓鱼、钓鱼，看见鱼就两眼放光。
孟雯经常听见哥哥和父亲缩在角落讨论

哪条河里什么时候有鱼，每个月，两人总要单
独去三公里外的阳澄湖，在天主教堂旁边的支
流里钓鱼。“家里恐怕没人比哥哥更喜欢捕鱼
的活动了吧”。

但孟凡森始终不接受“杀鱼弟”的称呼。
他和母亲说，不明白陌生人为什么要议论他，
也反感别人以窥探的目光注视他的一举一动，

“有压力”。
每当有人提到“杀鱼弟”三个字，孟凡森立

刻翻个白眼，“我不是”，扭头就走。

““辍学辍学””杀鱼杀鱼

2010年，“杀鱼弟”的视频爆红网络后，一
些教育机构曾给孟凡森捐赠过书包，笔记本。
王岚记得，也有好心人联系她，称要资助“杀鱼
弟”完成学业，之后不了了之。

“那时候150米外的马路拐角便是苏州友
好学校，孩子在那里上二年级，周末和放假会
在家里帮忙，没有辍学。”王岚说，自己没啥文
化，供家里6个孩子读书一直是她的心愿。

孟凡森也在节目中对父亲孟长青说，“我
一定会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不让爸爸再杀鱼，
过上好日子。”

但和孟凡森同在一所学校的孟雯却说，哥
哥文化课听不太懂，跟不上老师节奏。等到孟
凡森升至六年级，孟雯经常看到他在走廊处罚
站，“总在课堂上睡觉”。

“那会外来务工随迁子女还要交借读费，
孩子们每人1200元左右”，王岚劝了几次，“不
能浪费我们的血汗钱吧”，孟凡森听不进劝，成
绩在倒数徘徊，没有起色。

他经常翘课，一位卖鱼的老乡问他，“为啥
不去上学？”“上学能干啥呢？”他反问道。

孟雯说，友好学校每年级只有一个班，
共三四十人，都是菜场附近外来农民工的孩
子，跟着父母到处转学，大部分人对学习的
兴趣不高。“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教师资格证，
好多老师同时教语文、数学、音乐和美术，
好像也不是很专业”。

孟长青夫妇商量着，既然外地随迁子女的
入学政策有限制，自己又管不了老大，将他送
回老家的寄宿学校或许更合适。

回到老家后，孟凡森因为逃学、旷课被多
次警告，家人发现他常去黑网吧打网游，只好
又将他接回身边。

网络对“杀鱼弟”是否持续接受教育的关
注热度早已消退，孟凡森也不再提起自己几年
前立志“好好念书”的誓言。

14 岁孟凡森开始真正辍学卖鱼杀鱼，他
已长到一米七几，肩膀宽厚，身型壮实，人却沉
默。他迷上古惑仔，偷偷拿了 600 元去文身
店，在胸口文了个图案。

日常的空闲时间，孟凡森在低矮的塑料凳
上蜷坐着，双手在oppo手机上灵活移动，屏幕
中是一阵阵游戏的厮杀声。他因为花了一千
元买卖游戏装备，想挣点钱，和父亲孟长青大
吵一架。“游戏都是骗钱的”父亲说。

孟长青几次询问儿子，现在是不是真的喜
欢杀鱼，还是愿意出门打工，做点体面的活儿，
起初，孟凡森计划着等结婚后，出去找活干，后
来又改口，“爸爸，我还是先在家里杀鱼吧，外
面那么乱，万一被骗了咋办呢？”

最终，孟凡森还是选择在这个曾经困住他

的环境中继续生活。

““大发大发””的家庭的家庭

外人不知道，家里人从
没喊过孟凡森“杀鱼弟”，而
是叫他的小名：大发。

8月8日中午，位于化肥
新村中街的山东兰陵大发水
产大门紧闭。门口摆放着六
个长方形的水槽和一堆杂
物，时不时有顾客探头走近，
问一句，“今天不卖虾了？”

三十多平方米的屋内有
两个卧室，各摆放一张床和
四五个收纳箱，客厅的瓷砖
地面上凌乱地铺着两个毛绒
毛毯，孟雯与弟弟妹妹还有
几个亲戚家孩子挤在毯子上
看《熊出没》的动画片，他
们嘻嘻哈哈笑作一团。

孟家是八口之家。父亲
孟长青幼年丧父，在老家的弟弟因煤气中毒
而亡，母亲改嫁，留下他一人。他害怕孩子
以后像他一样孤单，“一不小心”生了六个，

“自己累点没事，家里人多热闹”。
孟凡森刚出生时，孟长青在外打工不

顺，回家种地，日子过得清苦，他盼望儿子
将来过上富足的生活，便起名“大发”。

如今孟凡森家的店名改为“山东兰陵大
发水产”。那块名为“杀鱼弟”水产的招牌挂
了两三年，直到被强风刮破了一角，才彻底
换了下来。

2008年左右，孟长青租下大发水产这间
屋子，开始做批发、零售水产的生意。

他每天夜里一点多起床，去南环桥批发
市场进货，四五百斤的鱼虾搬上面包车，再
回来卸进水槽，放冰，给氧，忙到四点。

王岚紧跟着起身做饭，照看摊位的生
意。称重，杀鱼，算账，送货，两人从早晨
六七点忙活到傍晚五六点，一天的工作才算
结束。

六个孩子的学杂费和伙食费一年 3 万
多，加上3万的房租，一万多油耗和日常开
支，每年十万的生活花销让他们像陀螺一样
连轴转，“哪能像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那般生活
得精细”。

2013年初，孟凡森的左眼受伤，眉骨处
肿着，流血的伤痕清晰可见。媒体报道称，
一位邻居告诉记者，“这是他父亲打的”。

“杀鱼弟”被家暴——在网络上，描绘起
孟凡森的人生时，这段经历被反复提及。王
岚哭笑不得，“那次是几个孩子回老家过年放
炮，炮竹开始没炸，等孩子们走近，两三个
都炸伤了。老大伤了眼睛，老四手炸伤了一
大片，没少流血。”

母亲王岚说，家里孩子多，小时候不听
话，她和孟长青偶尔都动过手。孟雯记得，
孟凡森在帮父亲送货途中曾弄丢了两千元现
金，父亲气得动手打了哥哥几下，“是不是这
样被人误会了？”她猜测。事实上，在家里，
父亲偏爱的是哥哥。哥哥的衣服几乎全是父
亲亲自买的，都是名牌。

直到长子企图自杀，孟长青才反省起自
己的家庭生活。

近两年，早期在湖里捕鱼落下的腰椎疾病
加重，疼痛侵蚀着他的身体，他变得愈发易怒，

“每天累得喘不过气来，经常碰上几个刁难人
的顾客，心里有火不发泄憋得难受，习惯了”。
这几个月，妻子肾脏不好，血压增高，两人为买
卖上缺斤少两的小事吵得更加频繁。

孟长青在众人眼里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但从不把事儿放在心上，转脸就忘。儿子孟
凡森内敛，不爱说话，却继承了他的脾气。
拌嘴的时候互不相让，屋里屋外都能听见。

摊位的劳作重心渐渐压到孟凡森身上，
家人却未察觉到他内心的波动。

孟凡森在医院度过第一轮危险期后，孟长
青不止一次问过儿子，怎么就想到喝毒药了？

“每天夹在你们至少两三次的吵架中真的
心烦”。孟凡森说，一个月前，他花8元钱在
临街百米外的种子铺里买了一瓶百草枯，藏
在摊位后院仓库的煤气罐旁。

8 日，躺在医院病床上，穿着蓝绿条纹
病号服的孟凡森突然对王岚说，“妈妈，我还
不如回去杀鱼呢，睡在这里太无聊了”。

据《新京报》

“杀鱼弟”网络想象外的真实人生

▲网络转发的“杀鱼弟”照片。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杀鱼弟”头像成了门市招牌。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